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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與劉少奇的種種差距在日常生活中必然帶

來一些不和諧甚至摩擦。王光美能把這樁看似不

相稱的婚姻導向和諧和溫馨嗎？她能經營好這個

成員眾多，結構複雜的大家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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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與劉少奇的差異，不僅僅在年齡上，他們的性格也迥然

不同：劉少奇不苟言笑，表情嚴肅，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愛好；

王光美開朗活潑，話語較多，興趣廣泛，有時候還有點「小資」

情調……這些差異在家庭生活中必然會給夫妻帶來些小摩擦。

婚姻之初，和許多夫妻一樣，王光美和劉少奇就時常鬧點小彆

扭和不愉快。

王光美晚年回憶說：「禮拜六，警衛員為了讓他休息常常拉著

他去看電影，他就沒想到找老婆一塊去，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兒

去了，後來我想我一個人在這兒也不對呀。我就生氣了，說你

開完會為什麼不回家把我也接過去看戲？他真是不懂愛人心

理……」

王光美剛開始給劉少奇做秘書，主要是幫劉少奇管管報紙和資

料，做一些服務性工作。劉少奇整天埋頭寫東西，桌子上堆得

亂七八糟。王光美是一個愛整潔的女人，看不慣，有一天，趁

劉少奇出去開會，她幫他整理一番，把檔、材料收拾得整整齊

齊，井然有序。她還以為做了一件好事，沒想到劉少奇回來一

看，發火了：「你這樣一動，反而搞亂了，我要的東西不見了。

我擺放東西雖然亂，可我心裡有數，別人一動，就找不著了。

以後不要再亂動我的東西！」王光美好心辦了錯事，不敢吭

聲。從那以後，她再也不敢擅自挪動他桌上的東西了。

傍晚陪劉少奇散步，讓他放鬆休息是王光美每天的功課，這一

習慣從西柏坡一直保持到中南海。剛開始，她想挽著劉少奇的

胳膊，以顯得親密一點，結果被他輕輕推開：「別這樣。那些

哨兵都還沒結婚呢，看不慣這個！」每次出去散步，王光美只

好和劉少奇「若即若離」。夫妻挽手的唯一的照片是在上世紀五

○年代拍的。照片顯示，他們剛剛參觀完一家保育院出來，劉

夫妻小彆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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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神情和姿態很不自然，可能那一次當著眾人的面，他不好

意思駁王光美的面子，只好讓她挽著了。在一張拍攝於六○年

代的照片可以看到，兩口子散步是一前一後的。

「我們散步常常是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地走路，有時我還趁劉少

奇埋頭走路，自己幹些別的事。」王光美回憶說。

在幾個中央領導當中，劉少奇是個有名的「悶罐子」，在家裡常

常整天不說一句話。王光美喜歡和人聊天，天天在一起生活的

人不和她說話，她有點受不了。剛開始，她可能還沒摸清劉少

奇這個脾氣，就有意問他一些事，逗他說說話，結果經常碰釘

子。工作上的事當然是不能問，因為安子文早就交待了保密紀

律：「不該問的不要問！」個人的事總可以問問吧。有一天，兩

個人在一起的時候，王光美對劉少奇說：「你有空的時候，跟

我講講你過去的經歷吧，就像講故事一樣。」劉少奇表情嚴肅

地說：「你不要從我的過去了解我，而要從我的今後瞭解我。」

劉少奇的回答肯定讓王光美感到有些無趣，儘管她後來把這句

話理解成「過去的功勞再多再大，都已經過去了，沒必要提它

了，重要的是今後要不斷地做出新的貢獻」。其實，過去的事說

說也無妨，何況這也是瞭解一個人的途徑之一。劉少奇不願意

說自己的過去，可能是因為牽扯到一些機密，當然，更多的還

是他性格使然。

劉少奇的性格和保密原則常常讓做妻子的費勁揣摩。向他彙

報、說事，他雖然聽了，但總是一聲不吭。一九四九年四月，

劉少奇第一次拜訪岳父母時，向王光英透露了他去天津考察的

消息。王光美心裡犯嘀咕：「這事我還不知道，你怎麼就一下

子說出去了？他還不是黨員呢。」回家的路上，她責怪劉少奇

不該洩密。劉少奇未做任何解釋。後來王光美才知道，他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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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意透露的，好讓王光英先回去向天津工商界通氣，要他們

安定下來，恢復生產，有什麼問題中央會派人來解決。

多年以後，劉少奇這一習慣仍然未改，每次王光美把毛澤東所

托的話傳給他，他也只聽不說，不露半點聲色……顯然，王光

美只能慢慢適應並且緊跟這位政治家丈夫。



107

正如王光美自己所說，她嫁給劉少奇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他沒

人照顧、身體狀況不好的同情。作為革命夫妻，照顧好首長的

身體也是妻子應盡的職責。王光美毫無怨言。

劉少奇年輕時因為勞累、生活無規律患上胃病，久治不愈，而

且經常發作，一發作就疼得滿頭大汗，吃不下飯，身體十分消

瘦。和王光美結婚時，身高一米七六的他體重只有四十八公斤。

胃病重在保養。結婚之前，劉少奇就有一個熱水袋，冬天常常

將熱水袋捂在腹部，以防胃部著涼，但熱水袋沒有外套，不保

溫，還容易燙著。結婚後，王光美自己動手，用毛巾做了一個

套子，將熱水袋套住，捂一個晚上還是熱的。毛澤東的生活秘

書知道後，專門跑過來向王光美取經。

飲食不規律是胃病的大敵。王光美成為劉少奇的妻子後，親自

照料劉少奇的飲食，劉少奇每天工作到很晚，午夜還要吃一頓

飯。那時候炊事員都休息了，王光美便充當了夜間炊事員，每

天晚上負責給劉少奇做一頓夜宵。為了保證營養均衡，她「發

明」了一個燴菜辦法：拿一個鋁鍋，把白天吃剩下的菜擱在一

起，放點水熱一鍋燴，沒有主食了就切點麵條什麼的，煮好了

端給劉少奇吃，不知是餓了，還是燴菜味道確實好，每次劉少

奇都吃得特別香，一個勁地誇王光美廚藝不錯。

其實王光美並不擅長烹調，她真正下廚做的飯菜，孩子們都不

愛吃。聽到父親幾次誇獎母親做的飯菜好吃，孩子們感到奇

怪，有一次，劉亭亭問媽媽：「你給爸爸做什麼好吃的了？那

麼好吃，也不給我們做一次。」王光美哈哈大笑：「嗨，就是一

鍋燴……你爸爸只管吃，從來不知道他自己吃的是什麼，所以

你爸爸永遠都說我做的這個燴菜特好吃。」

「燴菜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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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劉少奇吃到可口的飯菜，解放初期，王光美還曾想方設

法找原料。有一次，她特意托人從湖南買來他最喜歡吃的苦瓜

等蔬菜。後來，中南海有了供應站，需要什麼菜，儘管去挑選，

才讓王光美省了這份心。但晚上的那頓燴菜，只要在家都是她

親自掌勺。久而久之，她便獲得了一個雅號「燴菜大師」。

五○年代初，劉少奇的胃病在蘇聯得到了確診，屬於胃下垂。

在醫生建議下，王光美通過組織請來了一位元會做西餐的廚

師，經常給劉少奇做西餐。西餐比中餐更注意營養，而且容易

消化，減輕胃的負擔。後來，劉少奇的胃病基本上痊癒，消瘦

的身體還發了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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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對劉主席真好……她穿一身藍色外套，很樸素，完全

沒有主席夫人的架子……當時天氣有點悶熱，劉少奇在瞭解情

況時，汗水直流，王光美連忙拿出扇子給他扇風，扇了半個小

時……看得出他們夫妻很恩愛。」這是一九六一年五月王光美和

劉少奇回家鄉時給鄰居們留下的印象。

全國解放後，劉少奇經常外出視察，王光美作為妻子和秘書總

要全程陪同，一路上照料他的起居。如果因為特殊原因不能隨

同前往，她會如此這般地叮囑劉少奇注意身體。劉少奇年紀越

來越大，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王光美的關照顯得越來越緊要。

一九五二年冬天，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應邀到蘇聯出席蘇共

十九大，王光美沒能隨同前往蘇聯。她擔心劉少奇的身體經不

住那裡的寒冷，臨走前叮囑他少參加戶外活動，一定注意保暖。

劉少奇滿口答應。他走後，王光美一直惦記著他的身體，不久

又託人帶信，提醒保重身體。劉少奇怕妻子擔心，馬上回了

一封信：「你寫來的信收到。我們到此後，有幾個人傷風，但

我至今很好，體重增加約有兩公斤，大概是因為此間的飯食較

好……」聽到已經有人傷風感冒了，王光美更放心不下了，盼

望著他早日回國。

果然沒過幾天，那邊傳來劉少奇生病的消息。原來，劉少奇有

一次出去參觀，待的時間長了一點，結果受了涼，回到住處就

發燒了，而且血糖等指數也不正常了。王光美十分著急，後來

經毛澤東批准，她連忙趕往蘇聯，照料劉少奇，直到身體康復。

一九六○年十一月，劉少奇到蘇聯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党會議，

當時中蘇兩黨關係已日趨緊張，鬥爭尖銳複雜。王光美不能陪

同，十分擔心已經六十多歲的劉少奇身體吃不消。因為有上次

生活秘書



閱
讀
經
典
女
人

110

的教訓，代表團出發前，她特意拜託翻譯閻明複，請他多多關

照劉少奇，而且說得非常細，比如上臺階的時候扶他一把，以

免他不留神摔倒等等。「我知道，開會、談判的時候，其他工

作人員可能不許進會場，但翻譯一定會在場的。」王光美回憶

說。在大家的照料下，劉少奇的身體安然無恙。

在工作人員的眼裡，王光美對劉少奇的照料達到了無微不至的

程度。一位五○年代在劉少奇身邊當衛士的退休幹部講述：一

天中午，劉少奇的餐桌上突然出現了一盤紅燒雞塊。王光美沒

怎麼吃，只顧著給劉少奇夾，一頓飯下來，兩個人你謙我讓，

那雞塊還剩半盤，劉少奇先回辦公室去了，王光美再也沒動那

雞塊，只是將另一盤素菜打掃乾淨，然後用紗罩把那半盤雞塊

罩上了。王光美走後，這位好久沒沾油水的衛士以為劉少奇不

會再吃了，走進餐廳，便把那半盤子雞塊一掃而光。到了吃晚

飯的時候，他見王光美端了一杯酒走進餐廳。她沒看見雞塊，

問廚師放在哪了。廚師說沒見剩雞塊。衛士老老實實地說：「是

我吃了。」王光美歎口氣說：「唉，我本是留給少奇同志晚上吃

的……」她沒有再說下去，把那杯酒又端了回去。

王光美對劉少奇的照料不會疏漏任何細小的事情。「父親輕輕

咳嗽一聲，或者放茶杯蓋發出一點聲音，媽媽就明白他要什

麼。」王光美的子女回憶說。

剛結婚的時候，王光美看到劉少奇經常用一把小剪刀剪自己的

鬍子。她馬上用自己的津貼託人從石家莊買了一把刮鬍刀，送

給了劉少奇。從那以後，劉少奇就一直用這把刮鬍刀，出外考

察、訪問也帶在身邊，直到去世。

和王光美結婚之前，因為沒人照顧，劉少奇衣著經常「不修邊

幅」，可能為了省事，還留著一個光頭。婚後，經王光美的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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掇，他的衣著才開始整潔有形，還留起了頭髮，形成了後來人

們所熟悉的背頭髮式，顯得更有領袖風度。

結婚那年，劉少奇五十周歲。十月份，一些人提出給劉少奇過

生日。但劉少奇具體哪一天生日，誰也不知道。王光美問劉少

奇，他說：「我不記得了。」王光美當時還有點不高興：「工作

上的事情你跟我保密，難道生日也要保密？」後來她證實，劉

少奇真的是不記得了，從家鄉出來走南闖北幾十年，他從來沒

有過過生日。

王光美把這件事一直放在心上，全國解放後，劉少奇老家的親

戚來信向他祝壽，她才知道劉少奇的生日是陰曆十月十一日。

她對照萬年曆，終於查出他的生日是西曆一八九八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從此以後，劉少奇的履歷表上才有了準確的出生日

期。每逢劉少奇的生日，王光美雖然不張揚，但總會想辦法紀

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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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個時代許多革命夫妻一樣，王光美與劉少奇也經歷了「先

結婚後戀愛」、「從好感到戀愛」的過程。

可以肯定地說，劉少奇對王光美的感情是真摯的，正因為有這

份愛，他才幾次主動邀請王光美到他的住所。婚後，他對比自

己小二十三歲的妻子也是寵愛呵護有加，只不過因為性格的原

因，這種寵愛很少從言語上表達，也很少當著外人表露。在家

裡，夫妻倆互稱其名：光美、少奇，有外人就加上「同志」兩個

字。

王光美懷第一個孩子的時候，身體反應厲害，胃口不好。有一

天，劉少奇忽然提出要給她做一道湖南菜。王光美驚異地問：

「你還會做菜？」劉少奇說：「年輕時什麼都幹過。」那天，他

破天荒地親自下廚給妻子做了一個蒸雞蛋。王光美吃得特別

香。這是劉少奇為她做的唯一的一頓飯菜。此後，她再也沒有

這種口福了。「其實，他不是不想照顧我，實在是顧不上，他工

作太忙了。」王光美晚年回憶這件小事，露出一臉幸福和滿足。

雖然劉少奇外表嚴肅，不苟言笑，但有時也會對妻子來一點柔

情浪漫。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王光美在北平生下了平平，

已經二十八歲，生孩子的時候受了不少罪。劉少奇因為太忙脫

不開身，直到第二天才趕到醫院看望她們母女，可能覺得有點

愧疚，也可能為了表達，當著別人的面，他在王光美額頭上親

了一口。

這年八月，劉少奇秘密訪蘇回國，王光美隨幾位中央領導到清

華園火車站迎接，見到離別兩個多月的妻子，劉少奇緊緊地擁

抱了她。回到家裡，他還拿出一條絲質裙子和一條深藍格子圍

巾送給王光美。裙子，她後來送給毛岸英的妻子，圍巾，她一

直保留著。

和諧舞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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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子女還清晰地記得，五○年代他們到北戴河休息，有一

天夜裡，王光美忽然生病了，因為太晚，又不想驚動醫務人員，

劉少奇一直守在床邊緊握著王光美的手。劉亭亭回憶了一個極

小的細節：「吃飯的時候，如果講比較正式的題材，我們就很

安靜地聽爸爸講。爸爸不講話的時候，主要是媽媽講。有時候

爸爸可能嫌我媽講多了，就來一個身體接觸，比如用手輕輕摸

一下，示意她少講點。我媽就不講了。爸爸從來沒有用命令或

指責的口氣說過我媽。」

歲月流逝，王光美和劉少奇這對老夫少妻在人生路上越走越和

諧。王凡和東平在《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一書描述了

這對引人注目的夫妻舞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

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

來。……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

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

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

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

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

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

舞伴。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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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二○○三年﹚

王光美的子女回憶：「當年在中南海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每次舞會，

爸爸第一支舞是和我媽跳，最後一支也是和我媽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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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己的母親一樣，王光美一過門就當了後母。

劉少奇和王光美結婚時，前妻王前生了兩個孩子，劉濤四歲，

劉丁二歲。姐弟倆從小由父親撫養，沒有享受過母愛。兩個孩

子一開始就把王光美當成了親生母親，一口一聲「媽媽」，常常

叫得她淚流滿臉：「可憐的孩子，媽媽一定好好愛你們！」在

西柏坡那段時期，王光美非常疼愛這兩個孩子。每到吃飯的時

候，她自己不吃，先要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飽他們，晚上還要

一遍遍地哄他們睡覺。溫暖的母愛讓劉濤越來越依戀母親，王

光美每次外出回家晚了，劉濤就坐在門口一直等著。

這個四口之家在西柏坡拍攝的一張老照片讓人們至今還能感受

到當年的溫馨：劉濤膩歪在王光美懷裡，睜著一雙大眼睛，露

出一臉的滿足和幸福。母女倆那股親昵模樣，誰也看不出王光

美是她的後母。

進入北平後十多年，王光美先後生下了平平﹙一九四九年﹚、

劉源﹙一九五一年﹚、亭亭﹙一九五二年﹚和小小﹙一九六○

年﹚，但她仍然視繼子為己出，給予了比親生子女得到的還要

多的母愛。

在劉家幾個孩子當中，劉濤最得母親寵愛：新衣服她先穿，自

行車她先騎，手錶也是她先戴，弟妹們就只能揀她穿舊或用舊

了的東西。這一點，連劉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看出來了：「劉

家真正的公主是劉濤，要什麼給什麼，穿得最漂亮了。比她小

的孩子，都比她樸素。」

為這，其他孩子還曾經吃過她的醋。劉平平看到母親疼愛劉

濤，有時竟感到委屈：「我是最倒楣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

弟弟妹妹。姐姐想要什麼，媽媽馬上就給；妹妹小，媽媽也寵

寵愛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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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只有我夾在中間，要什麼都不給。」

王光美對劉濤、劉丁非自己親生一直守口如瓶，從沒有在子女

面前透露過。後來劉濤不知從哪裡聽說了這件事。有一次，她

跟劉平平吵架，情急之中脫口而出：「你不是我們的親妹妹！」

劉平平一聽，愣住了，爭辯說：「你瞎說！」隨後哭著找媽媽去

了。

王光美馬上找到劉濤，嚴肅地說：「這事你是從哪裡知道的？

我從來沒有說過你們不是我親生的，你的話讓平平傷心了，這

會影響姊妹間的關係。所以從現在起，再也不要對其他弟弟妹

妹講這件事情了。他們都不知道。」

雖然劉濤知道了真相，但王光美也仍然一如既往地關愛呵護他

們姐弟倆。劉濤考大學的時候，王光美還抽出時間輔導她的物

理和數學。當時劉濤的物理、數學成績很不理想，在王光美的

輔導下，她最終還是考上了清華大學。劉濤後來回憶說：「如

果不是媽媽輔導，我根本考不上清華。」

「文革」期間，劉濤的身世被江青一夥利用，在生母口授下，寫

下了誣陷父親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深深傷害了劉少奇，劉濤

後來萬分悔恨，覺得對不起疼愛她的繼母和父親。「文革」後，

劉濤向母親深深懺悔。最後，王光美原諒並接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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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八月，劉少奇的大女兒劉愛琴跟隨父親從蘇聯回

國。在北平清華園火車站，王光美第一次見到了這個漂亮的繼

女。其實，王光美只比劉愛琴大六歲，她把這位繼女既當女兒

照顧，又當朋友對待。

劉愛琴是帶著心靈的傷痛回國的。在蘇聯，她與西班牙青年費

爾南多相愛，並懷上了他的孩子。因為費爾南多不願意來中

國，最後在父親勸說下，她忍痛割捨了這份感情，回到祖國。

接到劉少奇的信得知劉愛琴要回國，王光美馬上在中南海的萬

字廊住所為她騰出了房間，佈置一新，讓她一回家就能感受家

庭的溫馨。

剛開始，劉愛琴叫王光美「媽媽」，有點難為情，實在叫不出

口。劉少奇知道了這件事，批評她不懂事理。王光美馬上出來

打圓場：「叫不出來就不叫了，沒什麼！」雖然如此，她仍然像

照顧女兒一樣關心劉愛琴的生活和學業。

劉愛琴十二歲離開中國，在蘇聯生活了十年，回來的時候中文

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就連自己的中國名字也寫不好。王光美專

門請了一位老師，每天為她補習半天中文。一九四九年底，劉

愛琴臨產，王光美又為她聯繫了北京最好的醫院，親自送她住

院，進產房，一直陪在她身邊，照料、安慰她。劉愛琴順利地

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索索。

很快，劉愛琴被王光美點點滴滴的母愛感動，開口叫「光美媽

媽」。一九七八年，王光美出獄，五十一歲的劉愛琴拉著她的

手，哭著說：「媽媽，對不起，當時我不該不喊你媽媽，請你原

諒我！」

劉愛琴晚年回憶說：「我剛剛回國時，光美媽媽為我的生活和

亦女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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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忙上忙下，比如住哪個房子，都是她親自帶我去看，完全

像個媽媽。當時我還覺得有點彆扭，但是她覺得她是應該關心

我的。有段時間，我騎車子到師大女附中教書，冬天她怕我凍

著，就給我買一雙皮棉鞋，還為我織了一件毛衣……作為一個

後媽，她照顧得實在是太周到了。」

王光美晚年在北京、回老家、去開封，劉愛琴夫婦總是陪同左

右，照料有加。他們仍然親昵地稱王光美為「光美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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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六○年代，王光美曾經出面為自己的繼子劉允若相過幾

次親。當然，她的相親絕不像林彪的夫人葉群出於自私的母

愛，更沒有用什麼特權手段。她是為了安撫劉允若，消除劉少

奇的心病，迫於無奈，才親自出馬。

劉允若﹙小名毛毛﹚是劉少奇的前妻何保珍生的第二個兒子，

很小就失落街頭，受了不少苦，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被黨組織找

到。王光美和劉少奇結婚時，劉允若還在晉察冀邊區讀中學。

聽到劉允若苦難的童年後，王光美對劉少奇說：「等生活安定

下來，一定叫毛毛回家住，讓他好好享受家庭的溫暖。」

全國解放，劉允若回到北京，王光美馬上把他接到中南海，讓

他長期住在家裡，像對待其他幾個孩子一樣關愛他，補償他童

年失去的幸福。一九五五年，劉允若高中畢業，被公派到蘇聯

留學，一九六○年，學成回國，分配在七機部某研究所工作。

劉允若回國後給父母帶來一件令人十分頭痛的麻煩事。在留學

期間，他與一位叫麗達的蘇聯姑娘相識並墜入愛河，當時中蘇

兩國關係已趨惡化，劉允若與麗達的愛情越來越不現實。蘇共

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甚至利用這對年輕人的戀愛關係，攻擊

中國共產黨，劉少奇一氣之下，要兒子剪斷和麗達的關係。

劉允若十分執著，與父親頂著幹，非麗達不娶。看著父子倆對

峙，王光美非常焦慮。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她只能和丈夫做出

同樣的決斷，但作為一個繼母，王光美十分同情劉允若的遭遇，

希望孩子得到應有的人生幸福。在多次勸說無果的情況下，她

希望於劉允若和本國的女性接觸萌發新的戀情，以撫平他同麗

達分手的心靈創痛。

在王光美的請求下，劉允若所在單位的領導出面，給他介紹了

為繼子相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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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漂亮的姑娘，但劉允若根本不動心。這時，王光美發現劉

允若看過一部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影片後，對片中一位女主角

頗有好感，於是她馬上託人瞭解去這位姑娘的情況，結果對方

聲稱已經有了男朋友，王光美只好放棄。

王光美繼續留心。有一次，她看了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影片，

對片中一位女配角印象不錯，又託人調查了這位演員的情況，

得知她還沒有男朋友，社會關係也沒問題，便試探劉允若的態

度。劉允若十分敬重自己的繼母，專門到電影製片廠看了那位

女演員，也表示滿意。但遺憾的是，當他向那位女演員表示進

一步發展關係時，女方認為雙方家境相差太懸殊，婉言拒絕了。

後來隨著時間推移，劉允若慢慢走出感情低谷，在工作中振作

了起來。劉少奇和王光美十分欣慰，但劉允若直到去世，終身

未娶，王光美心裡總覺有些愧疚。她的兒子劉源最體諒母親的

心情，他說：「爸爸不得已的選擇給毛毛帶來的情感傷害，始終

讓媽媽牽念，凡是能做的她都不遺餘力，以使毛毛獲得情感補

償。可毛毛婚姻之事格外蹉跎，因此他內心一直存著一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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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年輕時就不願意接觸現金，到了中南海，成了一家之主

婦，仍然不願意陷在錢裡面。她晚年回憶說：「那時候開始是

發津貼、補助什麼的，沒有正式的工資。後來發工資，我從來

都是交給少奇的衛士長。廚師要用多少錢就跟衛士長打招呼。

在供應站買什麼東西，他們都管，我從來不管。」

雖說不具體管錢，但家裡開支的分配細帳，節餘現金的保管，

還是由王光美掌控。劉家的「財政部長」還是王光美，衛士長

頂多是個「帳房先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的一天，王光美下鄉參加「四清」運動後不

久，劉少奇交給秘書劉振德一個小木頭盒子，告訴他是王光

美留下的。劉振德打開盒子一看，大為震驚，裡面竟然只有

二十三點八元和一些票證，這便是劉少奇的全部家底。除了錢

款和票證，還有王光美親手寫的一張開支清單：

每月拿到工資後，請按下列數額分配：給衛士組一百元，為少

奇同志買煙、茶和其他日用品；給郝苗同志﹙廚師﹚一百五十

元，作為全家人的伙食費；給趙淑君同志﹙保育員﹚工資四十

元；給外婆﹙王光美的母親董潔如﹚一百二十元，作為五個孩

子的學雜費、服裝費和其他零用錢；少奇同志和我的黨費每月

二十五元﹙少奇每月交二十元黨費，王光每五元﹚；每月的房

租、水、電等費用需四十多元。

按清單所列粗略一算，劉家一月的日常開支就得四百多元，還

不包括臨時開支，比如資助親戚朋友等等，而當時他們兩口子

的工資是五百二十四元﹙劉少奇行政級二級，工資四百零四元，

王光美是拿行政十七級的工資，一百二十元，她這個級別拿了

好多年，劉少奇一直沒讓給她漲﹚。除去開支，每月所剩也就

幾十元了。

家庭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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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當時的老百姓比，他們的工資算是鉅款了，但劉少奇家有大

大小小六個孩子，要吃要穿，要開銷，全靠他們夫妻倆的工資，

家庭財政自然也就難以豐裕，甚至還有捉襟見肘的時候。

據劉源回憶，他們家住在中南海西樓的時候，和朱德、彭德懷、

楊尚昆三家同在公共食堂的小餐廳吃飯。四家各有自家的廚

師，各吃各的飯。劉少奇一家的伙食算是最差的了，吃的總是

茄子、粉條、豆角之類的家常菜。開飯時，等父親一樣夾一點

菜後，孩子們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地搶起來，不一會盤子就見底

了。有時，彭德懷和楊尚昆看著心疼，就把他們家的好菜端過

來給孩子們吃。

操持這樣一個大家庭，作為「家庭財政部長」的王光美確實費

了不少心思。僧多粥少，還要講平衡。據他們的兒女回憶，有

時只有一個蘋果，王光美做主，把這個蘋果切開，劉少奇一半，

最小的女兒小小一半。

王光美不喜歡摸錢，可為了管好這個家的「財政」，她也不得

不當起了精打細算的管家婆。收入無法增加，生活又不能太寒

酸，唯一的辦法就是節儉，能省則省，可以不開銷的堅決不開

銷。

她先從自己做起。年輕時還比較講究穿著的她，只能穿一些普

通布料的衣服，而且好多衣服都是自己買來布，在家裡做的。

出門是不敢坐公車的，因為劉少奇規定家人坐公車要交汽油

費，擠公車又不方便，於是每次外出辦私事，她常常以自行車

代步。茶葉要自己掏錢買，劉少奇喜歡喝茶，這筆錢絕對不能

省，但為了節省開支，王光美自己堅持喝白開水，這一習慣一

直保持到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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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的穿著也只能革命化。據劉丁回憶，那些年他只有四套

衣服：一套比較新的，只能在節假日穿一穿；一套半新不舊的，

在週末穿，另外兩套補丁打補丁，上學時替換著穿。和子女較

多的老百姓家一樣，在劉家，兄弟姐妹的衣服也傳遞著穿。因

為劉家的孩子，除了劉小小，前面五個都是男女穿插著生的。

傳遞的順序只能是：姐姐穿不了的衣服，弟弟穿，哥哥穿不了

的衣服，妹妹接著穿。這種傳遞法還經常鬧出男女不分的笑

話。有幾次去游泳，劉源穿的是姐姐劉平平穿過的女式游泳

衣，男扮女裝；劉亭亭只能撿劉源穿過的游泳褲，沒有游泳帽，

不得不剃個禿頭，女扮男裝。劉丁說，他印象中也穿過一邊開

口子的女式褲子，那是姐姐劉濤穿過的……

傳遞穿衣法為家裡省了不少錢，也省了不少心，但每年總是要

給孩子們添幾套新衣服的。王光美還是想辦法節儉：除毛衣自

己織外，她還買了一台縫紉機，自己設計做衣服。因為買成衣

或到裁縫店裡做衣服，要多花錢。孩子們好多衣服都是王光美

利用休息時間一針一線縫製出來的。一九六○年，劉濤穿的那

件漂亮的花連衣裙，也是出自母親之手。中南海的一些女孩子

看了羡慕得要死，直誇光美阿姨心靈手巧。

當然，在孩子們身上該花的錢，王光美一個子兒都不省。五○

年代，中央領導每年夏天都要到北戴河度假。為了讓孩子們都

學會游泳，鍛煉身體和意志，王光美和劉少奇經常帶孩子們一

同去北戴河度假。為了幾個孩子在北戴河一個暑假的花銷，王

光美積攢了半年。

為了讓孩子體會持家的艱辛，學會精打細算過日子，有一段時

間，王光美還叫女兒亭亭學著給家裡記帳。

一九六二年夏季的一天，劉少奇開完會回家，臉色有點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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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問王光美：「組織上是不是給了我們生活補助？你們瞞著

我？」王光美感到莫名其妙，回答說：「我不知道呀。」她連忙

找來工作人員詢問，結果確有其事。

原來，一九六○年春天，劉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看到劉家伙食

太差，怕影響首長的身體，便瞞著劉少奇夫婦，到中央警衛局

為他們爭取了每月三十元的夜餐補助費﹙工作人員都有加夜班

的夜餐補助﹚。伙食稍有一點點改善，王光美和劉少奇都未察

覺出來。兩年後，中央警衛局想給其他中央領導也補助夜餐

費，被拒絕後，便向毛澤東反映，想請他發個話。出於對部下

的關心，毛澤東特意在一次會議上說了這件事：「可以根據實

際情況辦嘛。總司令和少奇同志、陳雲同志，靠他們生活的小

孩多，應該補助，我就不需要嘛。」

劉少奇瞭解事情的真相後，大發脾氣，狠狠批評了工作人員：

「橫豎就是三頓飯，要什麼夜餐補助。你們需要，我不需要！」

他不但不再要夜餐補助，還必須把前兩年糊裡糊塗吃了的一千

多元夜餐費全部退還。王光美態度也十分堅決：「我們就是節

衣縮食也得賠，以後關係到我們的事，不要瞞著我們。開始少

奇同志還以為我在瞞著他。你們是好心，可幫了個倒忙。」

這樣一來，從每個月補助三十元到倒扣三十元，劉家的生活費

從原有水準一下子降低了六十元。王光美特意開了家庭會議，

號召大家厲行節約，每個月從日常開支中節約出三十元，作為

夜餐費的退賠款。對孩子們來說，北戴河的暑假夢是再也不能

做了，這場家庭節約運動持續了兩年多，直到把全部夜餐費退

完。

孩子們一個個長大，教育子女成了王光美家庭生活的一項重要

內容。一般情況下，大的方向由劉少奇掌握，王光美負責落實、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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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工作太忙，出行也不太方便，幾個孩子的家長會，都是

王光美去參加。回家後，她把在學校瞭解到的孩子的情況向他

彙報，一起商量教育孩子的辦法，具體落實還是王光美。劉少

奇很早就給子女們制定了一個「成長進度表」：七歲學會游泳，

十一歲學會騎自行車，十三歲能夠自理，十五歲獨自出門。王

光美尊重劉少奇的意見，對每一項教育措施，她都給予支持和

配合。

劉平平一直保存著母親親筆寫給她的一封長信。那是她滿十四

歲時收到的生日禮物。一九六三年五月初，王光美陪同劉少奇

出訪東南亞三國後回到昆明作短暫停留，接著訪問越南。這一

天，她忽然想起五月十三日是劉平平的十四歲生日，這個生日

對孩子來說比較重要，因為滿了十四歲，就進入青年時期。王

光美想利用這個機會教育一下孩子。於是，和劉少奇商量後，

由她執筆，給平平寫了一封長信：

親愛的平平：

祝賀你就要滿十四歲了。希望你的十四歲生日過得有意義。滿十四

歲，在生理上，就成長為青年；在智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

我們希望你在滿十四歲以後，認真地考慮一下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

的青年？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大多數青年都是有一定的社會

主義覺悟的，但是仍有先進的、一般的和落後的青年之分。做個落

後青年，整天想不費力氣、不費腦筋，而又能吃得好些、穿得好些、

玩得多，看來，似乎是最討便宜，最「享福」的；實際上，這樣的

人是最苦惱的。他們沒有遠大理想，不關心別人，只計較吃、穿、

玩，計較個人得失，不僅當前不會心情舒暢，將來也是沒有前途，

沒有用處，在某些關鍵的時刻，這樣的人就很可能變為反對共產

黨、反對人民、反對共產主義的壞分子。你應當力爭上游，不要安

於中游，不要做落後分子和自私分子。我們認為，根據你的健康狀

送女兒上山砸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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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智力條件和你自幼所受的黨的教育，你不應當只安於中游，不

應當馬馬虎虎地度過你的青春時期。我們希望你能決心做個進步的

革命青年，具有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具有雷鋒式的平凡而偉大的

共產主義精神，能夠繼續承擔起革命前輩的革命事業。現在學習要

認真、刻苦，熱愛勞動，虛心學習別人的優點，關心集體，關心國

內外大事，為了人民和集體，可以有所犧牲，並且注意鍛煉身體。

將來，黨和人民需要你做什麼，你就可以做好什麼工作。當然，要

這樣做是會有許多困難，要吃苦，要吃一些虧，要受委屈，甚至要

犧牲的；但是只要你真正決心獻身於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決心把

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真正關心全世界人民的

解放事業，任何困難都是能夠克服的，雖然吃了苦，吃了虧，你反

而會心情愉快，心情舒暢的。希望你認真地考慮。只要你真正決心

做個進步的、革命的青年，永遠聽黨的話，並嚴格要求自己、管束

自己，依靠老師、同學和家裡的幫助，你一定能夠給黨和人民做出

更多的工作，黨和人民一定會更喜歡你的。

如果你認為我們的意見是對的，那麼從現在開始，你就要以一個優

秀的共青團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共青團員應該做到的事，你都要做

到，做錯了的事，要勇敢地改正。這樣等滿了十五歲以後，共青團

的組織一定會歡迎你成為共青團的一個正式團員。

吻你！

爸爸和媽媽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晚赴越前夕，於昆明

信寫完之後，劉少奇改了幾個地方。王光美把信交給秘書劉振

德，請他幫忙郵寄。她還特意解釋了幾句：「這可是我和少奇

同志兩人的作品。我們倒不是重視孩子的生日，只是想利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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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會對他們進行教育，鼓勵他們健康成長……小孩子的心靈

像一張白紙，家長灌輸什麼描繪什麼，都會在紙上留下永不磨

滅的烙印，所以大人絕對不能掉以輕心，不負責地污染那張白

紙。」

王光美給女兒寫的這封信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現

在看來可能顯得太正統，但那是王光美對兒女的一片殷殷期盼：

希望女兒不要依賴父母，坐享其成，要做一個對社會對國家有

用的人。

一九六五年夏天，王光美正在河北定興縣搞「四清」運動。有一

天，她忽然聽到一聲「媽媽」，抬頭一看，女兒劉平平已經跑到

她面前，一臉汗水和興奮。「你怎麼來了？誰送你來的？」王光

美吃驚地問。劉平平有點得意地說：「我一個人來的，誰也沒

送。爸爸叫我帶一封信給你。」平平出門時，劉少奇不許工作

人員送火車站，平平必須自己去買車票，自立獨行。

定興縣距離北京八十多公里，十五歲的女孩子竟然一個人跑來

了，王光美既有點害怕，又感到一絲欣慰。她摸著女兒的頭說：

「女兒長大了！」她看了劉少奇的信，才知道是丈夫有意安排

的：平平已經滿十五歲了，她應該獨立出門了。在信裡，劉少

奇要王光美把女兒留在農村住一段時間，安排她參加勞動，鍛

煉鍛煉。王光美雖然心疼女兒，但還是遵照劉少奇的意思，先

帶她到當地最窮的一個山村參觀，感受農民的艱苦生活，然後

把平平送到河北易縣流井鎮，和社員一道開山造林、挑土、砸

石頭……當年和劉平平一道參加勞動的秦女士回憶說：「記得

那是一九六五年的夏天，平平剛放暑假，就被光美老人送來參

加勞動。山上造林，山下打井取水，可想難度有多大了。」

這次下鄉應該給劉平平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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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劉少奇一樣，王光美也注重培養孩子艱苦樸素的生活習慣。

在中南海同齡孩子的記憶中，他們很少看見劉家的孩子掏錢買

冰棍、冰糖葫蘆之類的零食吃。王光美每月頂多給他們每人兩

塊錢零用，而且要求他們不能用這些錢買零食，只是帶他們一

起出去玩的時候，才破例讓他們解解口饞。

雖然疼愛孩子，但王光美從不讓他們搞特殊化。孩子們上小學

的時候，她沒有為孩子叫過一次公車﹙儘管劉少奇有一台專車

隨叫隨到﹚，她自己花錢專門請一位蹬三輪車的師傅接送他

們。孩子們上中學了，她就取消了三輪車接送的待遇，給他們

買上月票，讓他們乘公車上學，或騎自行車。

從一九五八年開始，王光美請了一個保姆照看小孩，但凡是孩

子自己能幹的事情，她堅持讓孩子自己做。有一段時間，劉源

從學校回家，常常把髒衣服帶回來扔給保姆洗。王光美知道

後，把兒子教育一頓。從那以後，劉源的衣服全是他自己洗。

在王光美和劉少奇的教育下，孩子們雖然比中南海其他一些人

家的孩子穿得舊一點，花銷小一點，但並沒有因此產生自卑感，

還養成了艱難樸素、不事張揚的品德。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要求所有上

學的孩子都住校，和普通孩子同吃同住，只能週末回家住一天，

讓他們也「嘗嘗挨餓的滋味」。

學校的伙食自然比家裡差很多，而且經常吃不飽飯。劉亭亭在

學校裡餓暈過兩次，劉丁因為營養不良，身上還出現了浮腫。

有一天，中南海的一位老媽媽實在看不下去，對王光美說：「你

也太狠心了！怎麼能把孩子扔到學校，暈倒了也不接回來？」

王光美有苦難言，回家就去求劉少奇，想把孩子接回家住，可

忍看孩子挨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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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不同意，說：「現在人民都在吃苦，他們也應該跟人民

同甘共苦。他們長大了，為人民做事兒的時候，就不會讓人民

再這麼吃苦了。」王光美不敢反對，只好讓孩子們繼續住校。

到了週末，孩子們回到家裡，餓瘋了一樣地搶飯吃。看著孩子

們那個樣子，王光美心疼得流淚，把自己碗裡的飯分給孩子們

吃。為了配合劉少奇教育、鍛煉孩子，她忍著心痛，在孩子們

面前繼續扮演著「嚴母」角色。有一次，因為學校做的窩窩頭

實在吃不下，劉源把它扔了，王光美知道後，嚴厲地批評了他。

孩子們星期一或者星期天下午返校之前，王光美要逐個檢查他

們的書包，看有沒有帶什麼零食，如果發現帶了，就叫他們都

掏出來，告訴他們不能搞特殊化。

王光美直到晚年也不認為自己是簡單型的「嚴母」或者「慈

母」：「我比較理智。心痛是沒辦法的，反正總得有不怕吃苦

的。我覺得小孩吃點苦，對以後的成長有好處。當然應該有一

定的限度，吃苦不應該妨礙身體的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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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孩子方面，王光美幾乎事事都依著劉少奇，但也有例外。

劉少奇對男孩要求更高，劉源十三歲那年的暑假，父親就要

他到部隊去鍛煉。第一次當兵，劉源是在中央警衛團，即

八三四一部隊站崗，穿著軍裝練擒拿，他還覺得挺威風挺好

玩。第二年暑假，他又想去。劉少奇看他長大了一歲，就要他

到騎兵部隊去。劉源一聽，非常興奮，當騎兵比站崗更威風，

便一口答應。

聽到父子倆這番對話，王光美發火了，對劉少奇說：「不行，你

這樣做太過分了。」劉少奇很少遇到妻子頂撞自己，問：「怎麼

不行，讓孩子吃點苦，鍛煉鍛煉有什麼不好？」王光美說：「這

不是吃不吃苦的問題，這關係孩子的安全。孩子才十四歲，那

些新兵都十八歲以上了，按他們的訓練強度一起訓練，孩子受

得了嗎?萬一摔下來怎麼辦？」她在延安騎馬去見劉少奇，受過

驚，知道騎馬的危險性。

聽王光美這麼一說，劉少奇意識到叫十四歲的兒子當騎兵是有

些不妥，便打消了這個念頭，讓他繼續在中央警衛團當哨兵。

劉源一連三個暑假都到部隊鍛煉，還獲得了「特等射手」的稱

號。一九六六年國慶日閱兵時，他是國旗護衛隊中的一員，在

天安門廣場接受了中央首長的檢閱。

在子女們的記憶裡，這是王光美唯 一一  次當著孩子的面和劉少

奇頂嘴。「吃苦鍛煉也應該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妨礙身體的健

康成長。」王光美一直這樣認為。

劉源是王光美生的唯一的兒子，王光美非常心疼他，也非常關

心他的健康成長，有一天晚上，過了午夜，還沒見劉源回家，

王光美著急了，叫上警衛員四處去找。後來在西樓會議室找到

和丈夫「頂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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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來他在那裡和人打乒乓球，遇到了對手，打得昏天黑地，

忘記了時間，王光美雖然有點生氣，但看到孩子在打乒乓球強

身健體，也就沒有太多地指責孩子，只是叫他以後不要玩得太

晚，影響別人休息。

可憐天下父母心，王光美晚年還時常惦記著早已長大成人的兒

女們。二○○一年，劉源已經是武警部隊一名中將，經常要到

偏遠地區看望部隊官兵，指導工作，年屆八十的王光美還為他

擔著心。有一次，她在接受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採訪時忍不住

說：「最近連著幾天沒看見劉源，他告訴我去了西藏。」吳小莉

接著問：「作為媽媽您擔心不擔心？」「一下就飛西藏，一定很

苦。可是我就覺得我還挺高興，因為這證明我的孩子有出息。

他經常要求到西藏工作，因為那裡特別苦。但是他說哪兒苦，

他就上哪兒去。作為媽媽吧!你心想他苦，自己就覺得心痛；

可一想他是自己想去吃苦，就高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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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年八月的一天，趁家人難得的一次相聚，王光美吩咐

工作人員拍攝一張「全家福」。

這是一張能夠讓人聽到笑聲的黑白照片。

畫面的中心是一家之主劉少奇，但焦點是這家最小的成員婷

婷。劉少奇身著中山裝，雙手交叉，坐在家人的中間，側身望

著亭亭。四個兒子：劉允斌、劉允若、劉允真、劉源由左至

右站在後排，女兒劉濤、劉愛琴、劉亭亭、劉平平由左到右偎

依在父親兩旁。亭亭大概說了一句什麼可樂的話，逗得父親和

哥哥姐姐們都笑了，一向嚴肅的父親慈祥地微笑，滿臉稚氣的

平平哈哈大笑，活潑可愛的劉濤吃吃地笑，剛剛從蘇聯學成歸

國的劉允若矜持地笑，挽著父親手臂的劉愛琴忍俊不禁淺淺地

笑，站在畫面右後方的王光美，正俯身深情地看著丈夫，幸福

地笑著……

這一年王光美和劉少奇的婚姻已經度過十二個春秋。他們一

家，加上王光美的母親董潔如，已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了。雖

然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孩子們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樣經常餓肚

子，雖然家人之間有時也難免有摩擦，但這個結構特殊的家庭

總是笑聲不斷，成為中南海受人羡慕的「最歡實」的家庭。

如果說婚姻初期，王光美與劉少奇的步調一時還難以和諧，那

麼經過多年的磨合和諒解，他們的婚姻早已走上和諧軌道。王

光美對繼子們的寬容呵護，對丈夫的關心照顧，不僅贏得了子

女們的尊敬和依戀，更讓劉少奇有了一個安寧的港灣，使他的

身心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得以休息。婚姻的和諧給家庭溫馨和睦

創造了條件。

劉亭亭在《女兒心中的父親》中回憶：

中南海「最歡實」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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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在外面踢毽子。警衛員叔叔朝我招手：「亭亭，上去跟

爸爸玩一會兒。」我蹦蹦跳跳跑上去，進辦公室躡手躡腳，悄悄地

靠近。爸爸像往常一樣雙肘架在桌上，專注地看文件。我一下從他

的肘彎鑽進去，想嚇他一跳。爸爸盯著我看：「咦，這是什麼？」

他盯著我故意頂在頭上的毽子。「你會踢嗎？」「會！」因為小，

腿短，我最多踢三四個就算不錯了。沒想到爸爸過來撿起毽子竟也

踢了起來。兩條腿，裡外踢，膝蓋停一下接著踢，我驚奇地又叫又

笑。媽媽從旁邊的辦公室過來也一驚，她從來不知道爸爸會踢毽

子，爸爸的白髮散披前額，高興極了，媽媽笑彎了腰，眼淚都笑出

來，我圍著跑，撿了毽子……

父女情、夫妻情和大家庭的溫馨躍然紙上。


